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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在歌唱》的伦理解读

马云霞，陈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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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之作，她书写了在男权社会中，南非白人女性的悲惨命运。运

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探讨该部作品中所揭示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道德，并从这三个

方面深层次分析酿造女主人公玛丽的悲剧一生的原因。通过深度解读，笔者感受到莱辛对建立起真诚关爱

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期望，同时该部作品也彰显了莱辛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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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草在歌唱》是２００７年诺贝尔文学奖折桂

者莱辛的处女作，出版于１９５０年，小说一经出

版，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小说如此真实地

反映了南非白人的生活处境，尤其莱辛关于南非

白人妇女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引起了广大学者的

关注。同时，莱辛自己也是一名积极的人道主义

者。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在莱辛研究领域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评论家已分别从女性主义、原型

批评、后殖民主义、空间批评理论等不同理论视

角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解读。本文试图运用文学

伦理学批评方法，重新审视《野草在歌唱》这部经

典著作，力图挖掘造成女主人公悲剧一生的深层

次的伦理缘由，探明小说在道德伦理层面的教诲

意义，以加深读者对莱辛人道精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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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外早已存在，聂

珍钊教授把它同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

种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１］２９，并在《外国

文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上系统论述了理论要

点，它的定义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

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关

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２］１９。目前，这种理论已为

国内学者所接受，由于它具有普适性，已被广泛

运用以阐释各种文学经典作品，赋予它们新的伦

理意义，这对我们了解作家的个人伦理观，领会

作品的伦理意义，矫正我们的伦理观以加强明辨

是非的能力等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野草在歌

唱》讲述了南非白人妇女玛丽的悲剧故事，向读

者展示了种族问题和女人地位问题对当时白人

妇女造成的影响。笔者将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

方法，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三个方面

分析造成玛丽悲剧一生的深层次的道德伦理根

源，突显莱辛所期望的以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爱

为基础的人伦观。

一、人与社会

小说的主人公南非白人妇女玛丽出身贫困，

一心想要摆脱家里的压抑沉闷状态。１６岁时从

学校毕业离开家去城里工作，她在城里过上了自

己想要的自由自足的生活，然而到了３０岁后，终

究受不了世俗的压力，与软弱的农场主迪克结

婚。婚后生活很不美满，物质上一贫如洗，精神

上也十分空虚。因为迪克染上疟疾，玛丽不得已

帮助料理农场上的事务，第一次与黑人雇工打交

道。有一次，她手执皮鞭打了黑人摩西，体会到

了征服者的得意，也感到深深的恐惧。迪克病好

后，无意中把摩西派到家里当男佣，玛丽与他接

触渐多。摩西健壮的体格和真诚的关心不由地

吸引住了玛丽。他们俩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她喜

欢摩西，但自小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思想又使得

她很矛盾。终于当这种矛盾心理激化，玛丽让摩

西走开的时候，摩西的仇恨驱使他杀害了玛丽。

通过这个悲剧故事，莱辛对这种白人文明主宰南

非大地和轻视女性的伦理秩序进行了批判。

故事以谋杀案开始，并叙述了一个怪圈，即

玛丽的死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议论，白人们反倒

是默不作声了。闻讯赶来的警长和农场主查理

看着玛丽的尸体，流露的却是极端地鄙视和愤恨

的神色。这就把男权主宰社会和轻视女人的现

象暴露无遗。他们并不了解特纳一家的具体情

况，也不想弄明白玛丽的死因，只因她是被黑人

杀害的，就遭到了白人的鄙视，还一心想要遮掩

她真正的死因。从社会这个角度来看，玛丽的死

亡归根结底是种族歧视观念和当时南非白人妇

女的地位问题造成的。

小说中的大农场主“查理·斯莱特象征着特

纳夫妇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环境”［３］６。他们所代表

的那个圈子持有两种伦理观：第一，种族歧视。

虽然故事发生在南非大地上，这里的土著居民是

黑人，但这是由白人文明统治的非洲。白人要想

在南非稳固统治地位，就必须捍卫白人文明。如

果白人行为触犯了这种文明，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种“白种文化”决不允许一个白种人—尤其是

是一个白种女子和一个黑人发生什么人与人的

关系［３］１８－１９。否则，它本身就要崩溃。而玛丽和摩

西的关系无疑标志着白种文化的失败。这就是

白人对玛丽的死沉默不语或拼命掩盖的原因，也

预示着玛丽的悲剧，玛丽和摩西没有未来，即使

她死了，也得不到族人的同情。再者，在南非，黑

人的地位非常低，即便在生活异常拮据的玛丽父

母家也有黑用人，而玛丽从小就被母亲教导着不

要与黑人讲话，不要独自散步，以免黑人会对她

做恶劣的事情。玛丽打心眼里鄙视黑人，同时又

非常惧怕他们。与迪克结婚之后，她家的用人换

了一个又一个，都是因为玛丽态度恶劣而又过于

苛求挑剔。随着农场日益亏损，玛丽的精神受到

了极大的折磨，迪克每天忙着经营农场，夫妻俩

也渐渐疏远了。在家里土人摩西对玛丽细心照

顾，真诚地关心她，让她情不自禁地迷恋上他，俩

人之间有了一层暧昧的关系。但白人根深蒂固

的种族歧视思想又使得她非常痛苦，以致当着马

斯顿的面当她让摩西走开的时候，她善变的一面

激发了摩西的厌恶以及复仇情绪，最终断送了自

己。由此可见，为白种文化服务的种族歧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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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白人妇女玛丽和黑人摩西之间不可能产生真

正的爱情，而这种感情也不会被白人所接受。玛

丽后来一直处于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导致精

神几近失常，情绪极不稳定，终于在夜晚跑出去，

遭到摩西的报复。玛丽在被杀前内心充满恐惧，

她不仅意识到自己“对摩西的不忠”，而且有着一

种“负罪”感，知道自己将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

临死前的反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白人殖民

者对自己良心的自我解剖，是对种族歧视伦理道

德观的自我批判［４］９７。

白人的另一个伦理观表现在他们对待白人

妇女的态度上，在他们眼里，女人是依附于男人

的，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南非白人掌控着一切，

南非的土地、当地的土人以及白人妇女。在小说

中，只要是结了婚的妇女，都不再工作，只是在家里

操持家务，玛丽的妈妈是这样，玛丽是这样，查理的

太太也是这样。玛丽为避免朋友的闲话，嫁给了迪

克。后来因为婚姻不幸福，她想到了要离开。可好

不容易回到了城里，却因公司不接纳结过婚的女子

为由拒绝了她，想要改变命运的愿望也随之破灭，

她只能再次回到农场。结过婚的女人只能呆在家

里，再也无法去改变现状。由此可以看出，玛丽为

自己的生活也做出过努力的尝试，只是男权社会对

妇女的束缚使这种尝试夭折了。

《野草在歌唱》真实地显现出玛丽所生活其

中的社会环境，影射出玛丽的死亡是由为白种文

化服务的种族歧视思想和男权对妇女的束缚造

成的，表达了作者对西方男权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的批判。

二、人与他人

伦理主要是指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之间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伦理观尤

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

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５］１９２。正常的伦理秩序是

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爱，达成真正的和

谐。在《野草在歌唱》中，莱辛却向我们展示了畸形

的人伦观，这种人伦观也加入到这桩谋杀案中，它

使玛丽的性格古怪，人格扭曲，情绪暴虐，引发主人

公的精神灭亡。在这里，笔者将从玛丽与父母、朋

友和丈夫迪克之间这三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应该和睦相处，相

亲相爱，关心子女，建立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

而小说中的玛丽却得不到来自父母的真诚的关

心和爱护。玛丽１６岁以前，和父母一起生活，目

睹父母感情不和，经历经济拮据的困窘，尤其每

天喝得醉醺醺才回家的父亲给她的心理带来了

不可磨灭的恐惧感。她无法与父亲沟通，工作后

连信也不通，她唯一的家庭使命就是陪伴母亲。

１６岁后，玛丽离开那个令人倍感压抑的家去城里

工作，每天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独身女人生活，美

中不足的就是早期父亲的影子使她心里形成刻

板的女权思想。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

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

震动；一想到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

醉得眼睛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

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既悲

痛，又那样冷若冰霜［３］３１。早期不幸的童年生活

影响了她对婚姻的态度，她甚至讨厌男女关系。

她与迪克的婚姻实际上只能算作她一心想要摆

脱闲言碎语的结果。她无法洞悉父母婚姻失败

的原因，无法摆正自己的婚姻观，也就无可避免

地酿成了自己的婚姻悲剧。

第二，童年时期的经历导致她性格内向孤

僻。婚前的她住在女子俱乐部，跟朋友们相处总

是显得很孤傲。大家都向她倾诉心里的烦恼，而

她只是听着，从不搬弄是非。她不喜欢应酬，也

没有真正的朋友，缺乏与他人的沟通。再看她婚

后和迪克一起住在农场中，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

生活。邻居当中也很少有人碰到过特纳夫妇，他

们落落寡合，住在小笼子一般的房子里，白人的

聚会上从来没有他们的身影，就连住得离他们最

近的斯莱特夫妇也不曾去拜访。这种孤僻的性

格只会令她渐渐脱离社会，这种孤独寂寞的状态

使她的性格由内向演变成暴虐，这强烈地体现在

她对待土人的态度上，她家的用人换了一个又一

个，在农场上还用牛鞭抽打摩西。她很少用言语

和迪克以及身边的朋友沟通，长期的幽闭与炎热

已使她沦为一位失语者，可以说她的那种活泼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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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和对生活的希望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消亡了。

莱辛没有在玛丽与摩西之间的关系上花费太多

笔墨，我们也无法确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

爱情，但字里行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摩西那种

宽厚和真诚的品质，尽管他杀害了玛丽，但似乎

只有他才是小说中懂得关爱别人的人，这种关爱

却被玛丽强烈的种族意识扼杀了。玛丽扭曲的

个性使她无法平等对待黑人，也害得自己无法与

族人沟通。在她死的那天，她想要马斯顿救她，

结果却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她此时真正成了一

名失语者，无法与族人沟通，更不用说得到他们

的理解，获得他们的救助。莱辛意在说明这种精

神上的萎靡与死亡才最可怕。

第三，这种畸形的伦理秩序更显著地体现在

两性关系上。婚姻应该建立在真诚的爱情基础

之上，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关爱体贴，相互沟通。

莱辛展示给读者的却是个无爱的世界，无爱的婚

姻是不幸福的。玛丽到３０多岁还不想结婚，直

到听到朋友们在背后议论她的时候，她才开始物

色一个丈夫。迪克是因为寂寞才必须去喜欢玛

丽的，玛丽是为了避免闲话才离开城市去农场和

迪克结婚的，俩人没有经过相互了解的阶段就结

婚了，这本身就不是一桩建立在美好爱情基础上

的婚姻。同时玛丽的婚姻并没有使她从以前那

个鸽子笼般的房子中解脱，她走进的是另一个狭

小红砖房，用铁皮做屋顶的闷气小房间，这暗示

着他们经济上的破落、精神上的压抑和爱情生活

的沉闷。从空间意义上讲，“房间这个意象从传

统意义上的家庭地位和父母权力的象征自然转

换成婚姻牢笼的表征”［６］２３，在这个牢笼中，婚姻

毫无幸福感可言。迪克在结婚后，也没有给玛丽

应有的生活上的体贴入微和心理上的慰藉，他连

妻子的生活需要都满足不了，他在农场经营上甚

至一度依赖玛丽，总之，他的无能与失意使他们

俩渐行渐远，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摩西的关爱给玛

丽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化了。

从以上三个方面，莱辛试图向我们展示，玛

丽的悲剧是由于没能遵守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伦

理道德而导致精神上的无所寄托与萎靡，也寄予

了作者期望在父母、朋友与爱人之间建立和谐关

系的美好愿望。

三、人与自然

人伦观并不仅局限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

的相互关系，它的对象也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之间

的伦理关系。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环境伦

理。人与大自然的交往应该以互相尊重为前提，

这样才能达成一种真正的和谐。利奥波德认为，

人是土地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土地不光是土壤，

还包括气候、水、动植物，还有人。他所提倡的

“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

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

和公民”［５］１９４。人应该尊重土地。在《野草在歌

唱》中，莱辛也融入了她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关怀与思考，只不过她始终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去

展露她的观点，她用人与自然冲突的一面去表现

她对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期望。

首先，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表现在白人对待

土地的态度上。白人“把经营农场看做是操作机

器：这边操作，那边出产金镑”［３］６。他们在南非大

地上经营农场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像查理这

种大农场主只是把农场当做赚钱的工具，他的农

场上一棵树都没有，他把所有的土地都用来种上

能赚钱的东西。只要能带来经济利益，他会在他

的土地上种上任何一种作物，而不去顾及是否会

影响土质。他不轻易在农场经营上投资，从没考

虑过施肥，“一旦这块土地不能再耕种了，就迁到

另一块土地上去”［３］１６５。土地对他来说就是他榨

取利益的来源，而他只是一味地从土地中索取，

从不回报。由此看出，以查理为典型的人类中心

主义肆虐无度，自然处于奴役与从属地位，它的

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金钱欲望。查理的土地

渐渐贫瘠了，他就在心里盘算着霸占迪克的农场。

他对这片土地的主人—当地土人也很残酷，他推行

的犀牛皮皮鞭法则反倒害了玛丽。这是白人殖民

统治的弊端，而处处表现出唯利是图和残酷个性的

查理也成了白人殖民者最典型的代表。

其次，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还表现在玛丽对

自然的态度上。玛丽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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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她死的那天，她跑到小树林中，“她站在那

儿突然意识到，多少年来她虽然一直生活在这所

小屋子里，四下是一片好几亩地的灌木丛，可是

她从来没有走进过树林”［３］１９４，这样她也就不能理

解非洲原野，无法平等对待黑人，无法在非洲原

野和欧洲文明之间找到平衡。在对这片土地的

态度上，她与迪克代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对

迪克来说，农场已成为他血肉的一部分，但玛丽

却一心想要逃离它，她宁愿呆在热烘烘的小屋，

也不去那片原野。玛丽喜欢城市，讨厌自然，似

乎一方面也是骨子里的种族歧视的观念使然的。

玛丽讨厌原野，这也决定了她与迪克的价值观差

异，预示着他们的不幸婚姻的开始。人性的扭曲

导致她没法对自然产生热爱的态度。白人文明

抗拒非洲原野，这使得他们达不成和谐统一，敌

对状态必须通过一方的牺牲来消解，所以玛丽死

去的那一刻，“才最终和非洲原野达到一种悲剧

性的理解与和解”［７］９６。

总之，莱辛通过玛丽的死亡表明殖民是对自

然的肆意践踏，是对两种和谐统一的文化的分

裂，它造成的两元对立的状态只会引起更多流血

牺牲。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莱辛所要弘扬的

伦理观。

四、结　语

通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野草在歌

唱》进行新的解读，笔者感受到了作者莱辛的伦

理观以及作品本身蕴含的伦理道德意义。莱辛

对造成玛丽悲剧一生的畸形的伦理道德进行了

抨击，表明了她对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

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愿望。众所周知，莱辛

虽然在其以南非为题材的作品中常突出女主人

公的经历与感受，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但

她否认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通过对她作品

的解读，我们也不难感觉到，莱辛关注的是整个

社会和全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她也并不主张在

男女两性之间划出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与

其说她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倒不如把她归为一

位人道主义者。她关注的是全人类的生存状态，

社会问题、种族问题、两性关系等方面都被她囊

括进自己的作品中。在《野草在歌唱》中，莱辛通

过讲述玛丽的悲剧以披露南非大地上白人文明

圈中的畸形伦理道德现象，她在敲响警钟。虽然

现在已是２１世纪，我们同样可以将她所倡导的

表现和谐的伦理观推行到全世界，因为伦理道德

问题永远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尤其在当今时代。

最后，笔者认为，通过分析作品在表现人与社会、

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这三对关系时所透露出的

伦理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唯有解除种族、

朋友、家人、两性之间的隔阂，消除孤立压抑状

态，并与大自然平等相处，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

和谐，最终听到野草欢欣鼓舞的歌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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